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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已有数

月，那些灯影里的亭台、剧场中的穿梭、

角 色 眼 底 的 悲 欢 ，仍 在 脑 海 中 反 复 浮

现。导演王潮歌以天马行空的奇思妙

想，在廊坊这座小城，为我们搭建了一座

戏剧的乌托邦。

入园处共有十六扇大门静静伫立，或

精致古典，或门楣高耸，每一扇都通往一条

未知的路，彼此相隔又悄然相连。整个园

子如棋盘般整齐排布，一格一景致，一格一

剧场，景观与戏剧交织，现实与幻境重叠。

很多身着汉服或者旗袍的女孩子们在这些

景观中拍照打卡，留下窈窕倩影和串串笑

声。这里如同一个现代版的大观园，我们

踏入园区的那一刻，便成了穿越者、思考

者，成了红楼梦里的匆匆过客，也成了自己

人生的观剧人。

上午十点半，《轮转》露天剧场已聚满

了人。十二把红色椅子环绕成圆形轮盘，

似是金陵十二钗的命运轮回，中间那把孤

独的红色椅子上，是谁？乐声响起，十二位

古装美人飘然而至，眼若秋水，顾盼生辉，舞步轻扬间，她们走

入人群，牵起陌生的手，发出跨越时空的邀约。有的观众落座

那象征命运的红椅，轮盘缓缓转动，带走的是十二位演员，留

下的是满场的惊叹与沉思。原来命运从不是既定的剧本，有

时只需一份勇气，我们伸出手，便能换一种视角，亲历一场他

人的人生，也审视自己的过往。

大剧场《有还无》，将红楼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梦

如幻的舞台上，曹雪芹与十二钗对话。十二位女子从十二道

门中走出，读到自己的判词，倾诉着对命运的不甘。“纸上命

短，人间情长”，舞台下起雨，水面倒映着演员的身影，幻境与

现实重叠。那一刻，忽然读懂了曹雪芹的无奈，他记录了众生

的命运，却无力改变既定的宿命。

《真亦假》剧场，更颠覆了观剧的认知。我们从演职人员

通道进入后台，化妆间、服装间的秘密一一展现。顺着人流走

着走着，突然发现上台的是自己。原来，观众与演员本无边

界，你在看红楼，红楼也在看你。戏剧因观众而完整，文学因

读者而鲜活，“假作真时真亦假”，或许便是这个意思。

床剧场，最为耳目一新。没有做任何攻略，偶然闯入这片

“床的世界”。剧场里没有传统座位，单人床、双人床、多人床

错落排布，连墙壁上都挂着各色床单、枕头、柔软的靠枕与可

爱的玩偶。对走累的我们而言，眼前这张床有着巨大的诱惑

力。我们一行四人迫不及待躺在宽大的床上，满是放松与惬

意。稚嫩的AI声音缓缓响起，配合着字幕提示，灯光在黑暗中

流转，随机挑选观众互动。我们有幸被选中，跟着指令招手、

翻身，听AI俏皮地问“为什么四个人一起来呀”“困不困呀”，笑

声在静谧的空间里回荡。演出开始的瞬间，伴着一阵厚重声

响，灯光骤然熄灭，仿佛坠入宇宙的深渊。以梦境为线索，我

们仿佛看到了梦中的自己，时而向上攀爬又突然脚下一空猛

地惊醒，时而挣脱束缚在半空中自由飞翔……压轴的太虚梦

境，将氛围推向高潮。一块顽石、一株绛珠草，梦里梦外，情来

情往，诉说着他们的前世今生。“沉酣

一梦终须醒，冤债偿清好散场”，灯光

亮起的那一刻，余音绕梁，我们仿佛从

一场漫长的大梦中醒来，重新回到繁

华人间。

在众多剧场中，《第三十五中学》无

疑是最易戳中青春记忆的一处。这里

没有舞台，只有一间间充满烟火气的教

室。黑板上的粉笔字、墙上的流动红

旗、角落里的学习园地，连窗外的白云

蓝天与街角小店，都用电子屏幕勾勒得

栩栩如生。我和好友早早落座第一排，

看着人们急匆匆涌入教室，找座位、交

头接耳，像极了当年赶着上课的我们。

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萌生：“我想上去

当一次老师。”好友立即为我打气：“去

啊，不用害怕”。不知是哪里来的勇

气，我迅速脱掉厚重的羽绒服，快步走

上了讲台。面对满场来自五湖四海的

“学生”，我故作镇静地开口：“我是今

天的老师，大家想想刚才走进来的场

面，像不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台下的目光里满是认同，我顺势

抛出关于红楼人名谐音的提问，有几位“学生”马上和我开始

互动……此时，两个扮演学生的年轻演员推门而入，满脸疑

问，“怎么正式演员还没来就开演了。”我连忙给观众和演员坦

白：自己只是想体验一把当老师的感觉，谢谢大家配合。掌声

瞬间响起，温暖的鼓励驱散了我的局促。这场临时起意的小

插曲，让这次红楼之行多了几分欢喜。

“有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吗？有一位泪尽而逝的小姐

吗？有前生来世吗？有亘古不变吗？有参透宿命的文本吗？

有覆盖时间的诗歌吗？我们低头深望大地，那里有我们存在

的意义吗？我们抬眼遥望上苍，那里有我们归去之所吗？”夜

幕降临，回头望着灯光下如梦幻一般的十六扇门，我的脑海中

重复着这些疑问。或许这里的故事从未落幕，它只是以另一

种方式，藏在书中的字里行间，藏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中，藏在

那些未曾言说的沉思里。

（作者单位：怀安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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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早饭，我就开车前往烟台龙泉镇看油菜花。

车下了高速，道路就变窄了，弯也多了。窗外的景致，

不再是整齐的行道树和楼房，换作一畦一畦的菜地，还

有那白墙黛瓦的屋角。顺着路标，车子一直往山里开，

最后竟开进了一片开阔的谷地。到了目的地，眼前豁

然开朗，扑面而来的，便是那片金黄。

我索性停了车，一头扎进花海里。这五百亩的花

田，果真不是虚传，密密匝匝的油菜，一人来高，杆儿

挺得笔直，顶着一簇簇金黄的小花，挤挤挨挨地连成

一大片，真如花海一样。山风一吹，这金色的海浪，便

从脚下一直涌到天边，发出簌簌的响声，又软和、又热

闹。远处，山间的溪水平静地流着，泛着青白的光，几

头牛在那片翠绿的草场上懒懒地甩着尾巴。偶有几

只白鹭，从花海上悠然地掠过去。城里来的人，三三

两两地散在花田间，举着手机，笑着，嚷着，都想把这

春光锁进小小的取景框里。

我看了一会儿旁人，又看了一会儿油菜花，便也

沿着田埂往里走。走到花田的深处，人声渐渐远了，

只剩下风过花丛的沙沙声和蜜蜂嗡嗡不知疲倦的歌

唱。这声音，听着听着，竟仿佛不属于当下。它好像

一根极细的丝线，牵着我的耳朵，一直牵到十多年前，

那个城市边缘叫南沟的荒地里去。

那时候，我也是这样站在城市边上的油菜花地

里，只是人小，花显得更高，钻进花丛，便没了顶，只看

见头顶一方蓝汪汪的天，和偶尔飞过的、忙着回家的

云。那花也像是海，却是我和伙伴们探险的、秘密的

海。我们那群皮孩子，一旦下午放了学，书包往家里

一丢，便相约着赶忙往南沟、北渠、东塘、西岗跑，凡是

栽有油菜花的角角落落，都有我们的身影。

大人们每天都起早贪黑忙着生计，是顾不上我们

的。我们钻进那密不透风的花杆子里，做起“藏猫儿”的

游戏。我常常选一处最密的地方，蹲下身来，屏住呼吸，

听外头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心里头很紧张，

但更多的是得意，比在学校考试得了满分还要高兴。

在游戏里头，我们觉得最有意思、最冒险的，还是要

算捉蜜蜂了。也不是真要伤它，只是爱看它在花心里忙

忙碌碌、毛茸茸的憨样儿。我们屏住气，瞅准了一只正

埋头吸蜜的蜂，拇指和食指悄悄地凑上去，想捏住它那

两片薄薄的翅膀。可那机灵鬼，后腿上已经挂了两团黄

澄澄的花粉，沉甸甸的，却依旧十分警觉，手还没碰到，

它便嗡地一声飞走了，只留下那朵花，在枝头晃晃悠悠

地颤。

想着想着，我的嘴角便不自觉地弯了上去。正出神

呢，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爸爸！你看！有蜜

蜂！”我扭头一看，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正伸长了他

短短的手臂，奋力地去够一朵靠近田埂的油菜花。花

上，正伏着一只黑黄相间的蜂。他的父亲赶忙拉住小男

孩，笑着说：“千万不要去捉，它会蜇人，蜇到会很疼！”小

男孩便缩回手，却不走，只蹲下来，歪着头，用他黑葡萄

似的眼睛，认真地看那蜂在花蕊间忙碌。

我看着他们，心里一直在想：那小男孩专注的神情，

多么像当年的我！只是他的父亲会拉着他，温柔地提醒

他。而我的那些伙伴，如今又散落在哪里呢？那个总也

找不到我的小军，那个爱唱歌的强子，还有那个跑得快

的铁蛋，他们是否也会在某一个春日的午后，看见一片

金黄，就忽然忆起我们那个秘密的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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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墙角那棵葡萄树，是

刻 在 我 童 年 里 最 深 的 一 抹

绿。小时候，每到夏日，葡萄

藤便成了家里最引人注目的

存在。它那蜿蜒曲折的藤蔓，

顺着木架肆意攀爬，宛如一条

条绿色的巨龙，在阳光的照耀

下，闪烁着生命的光泽。一片

片翠绿的叶子层层叠叠，相互

簇拥着，仿佛是在为即将到来

的盛会搭建舞台。而那藏在

叶子间的葡萄串，就像是一群

羞涩的少女，在绿叶的庇护

下，悄然孕育着甜蜜。

葡萄挂果总在麦收前后。

先是米粒大的青疙瘩，藏在叶

间，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没过多久，这些小疙瘩就攒成

了串，青得发涩，像被谁撒了把

翡翠珠子。这时爸爸会搬来梯

子，用布条把坠弯的枝条轻轻

绑在架上，嘴里念叨着“别累着

树”。我踮着脚数葡萄串，数到

二十多就乱了套，急得直跺脚，

爸爸便笑着把我举到肩头，让

我摸那些最饱满的果串。

当第一缕秋风轻轻拂过，

葡萄便迎来了它成熟的季节。

原本青涩的小颗粒，渐渐变得

饱满圆润，像是被大自然用神

奇的画笔染上了色彩。有的葡

萄紫得发黑，宛如一颗颗璀璨

的紫宝石，在阳光下闪烁着诱

人的光芒；有的葡萄红得透亮，

恰似少女脸颊上泛起的红晕，娇俏动人；还有的葡

萄绿中带黄，像是被阳光亲吻过一般，透着一种清

新与甜美。

摘葡萄那天，爸爸早早搬来长梯靠在架上，妈

妈端着竹篮站在底下。阳光透过叶缝筛下来，照

在紫莹莹的葡萄上，像镀了层蜜。最熟的果粒紫

得发黑，薄皮上挂着层细细的白霜，轻轻一碰就颤

巍巍的，仿佛随时会淌出汁水来。爸爸摘葡萄时

极轻，手指捏住果蒂一转，整串葡萄就落进手里。

我在葡萄架下跑来跑去，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会

儿捡起掉在地上的葡萄，放进嘴里尝一尝，酸得直

皱眉头；一会儿又围着爸爸的梯子转圈圈，大声喊

着：“爸爸，给我摘那串最大的。”爸爸摘下一串葡

萄，轻轻递给妈妈，妈妈接过葡萄，又转身递给

我。我迫不及待地接过葡萄，顾不上洗，就摘下一

颗放进嘴里。刹那间，甜蜜的汁水在口中迸发开

来，那浓郁的果香，顺着喉咙一直甜到心里。我们

一边吃着葡萄，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笑声在

葡萄架下回荡。

摘完葡萄后，妈妈会把葡萄分成几份。一份

留着自己吃，一份送给左邻右舍，让大家都能品尝

到这份甜蜜。当妈妈端着葡萄走进邻居家时，总

能换来邻居们热情的道谢：“哎呀，你们家葡萄又

大又甜，谢谢啊！”“ 客气啥，好东西一起吃才香。”

那一声声温暖的交流，让邻里之间的情谊变得更

加深厚。

如今每次吃到葡萄，总会想起那个绿意盎然

的院子，想起葡萄架下的时光，想起妈妈端着竹篮

时的笑容。那些藏在藤蔓间的日子，就像最甜的

葡萄，轻轻一碰，就流出满眶的怀念。

葡萄熟了又落，日子走了又来。可那些被阳

光晒透的甜，被岁月泡软的暖，总在某个不经意的

瞬间，从记忆深处漫上来，如同当年的葡萄藤，悄

悄缠绕住整个心房。

这 是

一 场 兴 起

便 走 的 登

山 之 旅 。

晨 光 初 透

时，脚步已

落 在 华 山

玉 泉 院 的

山 门 前 。

此时，薄薄的春色与浅浅的阳光交融

在一起，像一层暖纱轻轻笼罩着周遭，

浑身都散发着轻快蓬勃的朝气。满心

满眼，唯有“山不见我，我自见山”的坦

荡豪情。只是不曾想，才走过平缓如

履的五里关，喘息便已凌乱，体力的考

验竟来得这样猝不及防。

顺着自古一条路向北峰攀行，千

尺幢和百尺峡一过，道路便不再是寻

常路径，简直是从巨石里硬生生凿出

的一道缝隙，几乎陡直地通上去，石阶

窄得容不下一只脚。只能利用两边的

铁索作为借力点，手脚并用，一寸一寸

地慢慢向上挪移，真真是进退维谷。

仰首望去，一线天被两侧的石壁挤得

逼仄狭长。低头回看，来时路早已隐

没在络绎不绝的人群里，只能听得见

自己急促的心跳。

走走停停，到达北峰顶时，已是正午时分。站在真武殿

前极目远眺，只见群峰连绵、翠色接天，一时竟分不清东南

西北。游人们熙熙攘攘，簇拥在“华山论剑”的石碑旁争相

留影，年轻的笑脸与搞怪的姿势在镜头前不断绽开，我亦身

在其中。不过快乐虽真，但双腿酸软的提醒，让我不得不舍

弃遍历五峰的初愿，只能将所剩的力气与执念，悉数投向那

座最高的南峰。

跟着指示牌，一路途经中峰、西峰，直奔南峰而去。沿途

粉的、白的、淡紫的野花开得星星点点，方才领会到“人间四

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悠远意境。阳光斜斜地穿过

松林，在石阶上投下跃动的光影，温润地抚慰着游人的肩

背。行至金锁关时，铁链上密密麻麻地缠系着祈福带和铜

锁，斑驳的锈锁历经岁月的沉淀，风起时便叮当作响，像是无

数心愿在轻轻碰撞，以求一份圆满。

南峰不愧为华山之巅，越是接近越是拥堵。等到终于踏

上顶峰那块仰慕已久的石碑旁，来时种种艰辛刹那间烟消云

散，只余满腔豁然开朗的清明。或许这正是爬山的意义，身

体的疲累不值一提，山巅的风景终将偿还所有。

下山时果断选了乘坐西峰索道，未料等候的队伍蜿蜒迂

回，冗长如蛇，可谓是体验了一回另类的“上山容易下山

难”。直至暮色四合，才终于踏入晃动的缆车。因着光线昏

暗，窗外只剩下群山模糊的剪影，而缆车一起一伏、斜逸穿梭

的轨迹，却再次以另一种方式印证着华山的险峻。

当双脚重新踏上平地，夜色已经悄悄开始涂抹群山的

轮廓。来时那漫长如蜗牛般的攀爬轨迹，早已湮没在层峦

叠嶂之中。此刻，尽管身体疲惫，可心里却是一片空明。夜

风一吹，白日的种种经历竟恍如隔世。

坐在驶离华山北站的高铁上，身旁都是今日登山徒步的

旅人。恍然惊觉，方才那场筋骨的劳顿、心跳的轰鸣，不过是

这座大山漫长生命里一次悠长而平缓的呼吸。而我们仅仅

是在它呼吸的间隙里，偶然途经的一粒尘埃——曾借着山风

短暂飞舞，见过云端壮阔，最终又轻轻落回，属于我们的人间

烟火。

（作者单位：包神集团神朔公司）

和家人视频，看到灶膛里的火舌舔着锅底，陶罐

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母亲正弯腰择着白菜。菜

叶上还沾着晨露的湿意，翠生生的，在昏黄的灯光下

泛着柔和的光。一旁的瓷碗里，盛着洗得干干净净的

鱼泡，圆滚滚的，像一串串透明的小灯笼。

这是母亲最拿手的一道汤，寻常得不能再寻常，

却暖了我半生的时光。鱼泡是托鱼贩特意留的，新鲜

的鱼泡焯水去了腥，再放进熬得奶白的鱼骨汤里，慢

火煨着。白菜要选最嫩的菜心，手撕成片，待到鱼泡

煮得微微发胀，才“哗啦”一声倒进锅里。盐要少放，

姜丝要切得细，最后撒上一把葱花，无需太多调料，鲜

味便丝丝缕缕地漫了出来。

小时候，总爱扒着灶台看母亲煮汤。她的手不算

纤细，指节上带着薄薄的老茧，却总能把最朴素的食

材，调理出熨帖人心的味道。鱼泡咬在嘴里，软软糯

糯的，带着鱼肉的鲜，又有几分弹牙的嚼劲。白菜吸

饱了汤汁，清甜爽口，连带着汤都变得鲜甜醇厚。冬

日的夜里，一碗热汤下肚，从胃里暖到心里，连带着窗外

的寒风，都变得温柔了几分。

后来离家求学，吃过不少山珍海味，却总也忘不了母

亲的鱼泡白菜汤。也曾照着记忆里的法子尝试仿照，鱼

泡是新鲜的，白菜是嫩的，可煮出来的味道，总觉得差了

点什么。直到上次归家，又看见母亲站在灶台前，火塘里

的火依旧暖人，她转身看见我，眉眼弯成了月牙：“就知道

你馋这口，早给你备好了。”

汤端上桌，还是熟悉的模样。喝一口，鲜美的滋味

在舌尖漾开，忽然就懂了，差的那点味道，是母亲的味

道。是她择菜时的认真，是她煮汤时的耐心，是她看着

我喝汤时，眼里藏不住的笑意。

如今，母亲的鬓角已染了霜华，灶台前的身影也添

了几分佝偻，可那碗鱼泡白菜汤的味道，却从未变过。

它像一根细细的线，一头系着故乡的烟火，一头系着我

漂泊的脚步。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那碗汤，便觉得心

有归处，人间值得。

鱼泡白菜汤
陈杨婉

云游漫记 YUNYOUMANJI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作者单位：广东清远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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